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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﹑寫實作家、編輯與文學創作園地

 五○年代的香港文壇一般被視為沉寂，而且通俗文學充斥整個文壇。
不論是南來還是年輕一輩的香港作家，一般都為了在嚴重商業化的香港社會生
存，無可避免地與通俗文學扯上關係。1《中國學生周報》( 以下簡稱《周報》)
在 1952 年 7 月 25 日創刊，是友聯出版社的重要工作之一，他們以香港為文化
宣傳陣地，最初確有「綠背文化」的背景，但《周報》的文藝發展，卻巧妙地
利用當時的政治角力，拓展自己的文藝方針，保育着一片純文藝園地。

 五○年代初，美蘇冷戰和國共對抗影響着香港文學的發展。左右兩派
為了向東南亞宣傳各自的政策，在香港及其他華僑地區創辦文學刊物。當時香
港是英國的殖民地，港英政府對文藝方面的策略，大體是既不干預也不資助。2 

但左派在四○年代末以來的文化宣傳活動，已經受港英政府密切注視，在五○
年代初期處處受制。3 右派在擁有較自由的文化空間下，無論在文化宣傳和報
刊的影響，都有一定的優勢，即使後來出現由左派出版的《青年樂園》等，對
抗和減弱《周報》的影響力，但是都難與右派建立的文藝空間相提並論。4《周
報》既有亞洲基金會的資助，也在當時的政治氛圍取得優勢，並且集中以中學
生為基層讀者，凡此種種都有利《周報》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文藝報刊之一。

 回顧《周報》的文壇前輩，不論是理性分析《周報》個別版面的特色
和優點，或是以「神話」、「舊夢」述說那年那天的種種情感，都不約而同地
肯定它的發展和重要。本文將以梳理《周報》文藝版創作園地發展為主要討論
脈略，並舉出個別版面和專欄的例子佐證，討論它在香港文學之中的一脈傳承
和培育進程。

 《周報》在五○年代的文藝創作園地，多以寫實的題材為主，這與當
時的編輯和作家的文藝創作取向有關。由編輯姚拓、黃思騁、方天等，以至著
名作家徐速、王敬羲、黃崖、力匡等，都重視作品中所表現的真實感受。這種
取向在香港文學發展自成一脈，雖無現代主義文學雜誌《文藝新潮》對文壇如
浪潮般突如其來的衝擊，但也秉承純文學的認真嚴肅。

 《周報》文藝版的主要工作，是為中學生提供創作園地和學習寫作的
空間。自第一期開始的「拓墾」主要供初學者投稿，而「新苗」則刊登較成熟
的作家或學生作品。於是，編輯或成名作家通過作品和編輯取向，間接影響學
生的創作取材和技巧。往後，文藝版陸續因應需求的增加，不斷加入新的創作
版面，包括「種籽」、「穗華」、「詩之頁」和「耕耘」等，為當時的中學生
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創作園地，更日漸發展為影響深遠的香港文學搖籃。

 五○年代後期，學生參與編輯和創作的機會日漸增多，作品開始呈現
更多的現代城市感受，而且嘗試更多文學表現手法。六○年代起，更刊載台灣
作家如司馬中原、朱西寧、段彩華、瓊瑤等人的創作，增加翻譯作品的譯介等



等工作，都表現出《周報》對中、西方文化的重新審視，並嘗試轉化為本土題材，
思考身份的開端。黃繼持認為《周報》與其他刊物在六○年代初的文學轉變，
可見香港文學已在思潮和創作等方面醞釀着重大的轉變，也不無道理。5 以下
將舉出幾個重要的例子，展現《周報》五○年代的文藝創作版面的風格和發展。

二﹑學生創作的先導者：「新苗」版的成熟作品

 「新苗」刊登的是成熟作品，例如徐速撰寫的短篇小說〈校花〉，6 及後
的不少年青作家如王敬羲、黃思騁、黃崖等人的作品，都運用豐富的創作技巧，
書寫不同種類的題材。這些作品無疑是當時中學生的文學創作先導者。

 「新苗」版的寫實文藝正是由編者帶領，編者在三週年的回顧文章〈「新
苗」的期望〉說：「在以往的文章裏，有積極性的、建設性的文章仍嫌太少。
以後，我們希望能繼續向這一方面努力，開闢出一個新文藝的道路。」7 

 王敬羲和黃思騁的作品，代表「新苗」最早發展的方向。黃思騁忠於
寫實主義的態度，對文藝抱有一種使命感。黃思騁在《周報》發表對文藝的討
論：「大致上，一個作家寫文章有兩個目的，第一、他想到一些東西，想把它
表達出來。第二、通過它的作品，他傳播一些真理。」8 黃思騁提出文學的功用，
認為文學可以作為「傳播一些真理」的方法；王敬羲較為年輕，在他的〈貧窮〉
一文，從構思一個長篇小說過程談起，直接討論文學作品的題材：「我們更需
要一些進取的、戰鬥性的作品，是對未來的讚歌，而不是對舊時代的輓歌。」9

他認為作品要有積極意義。

 黃思騁本身是《周報》創刊的編輯成員之一，10 六○年代轉到星馬編
輯《蕉風》。11 他的早期作品較直接抒發這種「真理」，經常在結尾加上總結，
略帶說教的成分。例如〈賣報童〉12 以個人第一人稱敍事出發，透過觀察敍述
賣報童種種艱辛的生活，並親身幫助賣報童免受同業成人的欺負，總結人間有
溫情。

 王敬羲早年在培正中學求學，後轉到台灣師範大學外文系讀書，求學
期間曾經在港、台發表不少作品，13《周報》是其中之一。他的作品最早發表
於 1953 年《周報》第六十期，直至 1960 年為止，發表超過四十篇作品。後來
在 1966 年至 1967 年間重新投稿，但以書評和討論文學為主。五○年代的王敬
羲作品，不宣揚作品的「真理」，反而重視作品的意義。

 王敬羲較早嘗試新的表現技巧，例如〈病中〉14 描述病中的心理，以
碎裂的意象、詩化語言和沒有規則的結構，展示病中的混亂思想；〈淪落人〉
透過拾得一本筆記，從閱讀中了解一個瘋狂青年所見之物，以象徵及陌生化手
法開首：「日子像是拙笨畫匠的筆塗繪出來的，沒有結構的畫面，線條無力而
散亂，過分誇張的明艷的彩色，相反地使人看到混濁的灰色。」；15〈躭誤〉16 
先書寫一個風塵女子梨本菊子和十歲的兒子吉坊，為了生活服侍森信三。有一
天菊子收到去了支那（中國）作戰的丈夫大野次郎寄回來的匯票，卻是當年因
為吉坊嬰孩時生病急需的金錢。同時已殘廢的大野次郎曾經到訪，卻原來已身
患急病，臨死回憶過往在中國曾在殺人前，看見女人手上的嬰兒而想起自己的
兒子。兒子吉坊於是成為菊子生存下去的勇氣。上述的例子，在表達技巧和心
理描寫方面都非常成功，無疑成為了年青作家和讀者的文學啟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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